
5月27日早晨8时多，河南
驻马店西平县柏城大道一商铺
楼上，一名103岁老太太从三楼
窗口爬出，眼看有坠落危险。

一楼商铺的时女士当时正
在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有
人在门外叫喊，她走出店铺，发
现一位老太太从三楼的窗户里
爬了出来。“当时有位大哥喊她
回去，看着她往回退了，但没过
一会儿又往外爬。”

没过几分钟，已有不少路

人围在路边，直到隔壁商铺的
陈女士拉来了店面的塑料草皮
地垫。

陈女士回忆，事发时，她刚
在商铺门前铺好塑料草皮地垫，
发现老太太从窗户爬出后，情况
紧急，陈女士急中生智将自己刚
铺好的塑料草坪地垫拉到老太
太下方，让大家一起拉起。

就这样，十多个人围起来，
将地垫拉起腾空。“垫子刚被我
们拉好，对准了方位，老太太就

掉了下来。”
陈女士说，众人将老人托

至地面后，老人意识清醒，家属
也到了现场，老人后来被 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

（据极目新闻）

近日，在祁连山区域，55
岁的彭大叔进行滑翔伞练习
时，被云吸至 8000 米高空。5
月 28日下午，甘肃省航空运动
协会发布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彭大叔持
有飞行执照滑翔伞 B 级，2020
年开始学习滑翔伞，2022年拿
到B级证书之后有 2年多的飞

行经验。平时都是在正规的
滑翔基地进行飞行训练。

彭大叔于 5 月 24 日上午
11点多，使用无动力滑翔伞在
甘肃省肃南县祁丰乡土垯板
的位置进行地面抖伞练习。

练习初期天气晴朗，地面
抖伞时却突遇大风，彭大叔被
迫离地，顺地势向前飘出，一路
风力逐渐增大感觉无法降落，
并遭遇“云吸”现象。

彭大叔立即做出多个消高
动作，如“双边大耳朵”“螺旋下
降”“B组失速”等，试图脱离上

升气流，但都无效。
进云后，彭大叔无法辨识

方向，被动抬升至 8589米的高
处。惊险落地后，彭大叔回忆，
对 7100 米至 8500 米之间的飞
行没有印象，推断可能有 3 分
钟左右的时间因缺氧和低温失
去意识。

调查报告显示，根据《滑翔
伞运动管理办法》，地面抖伞训
练并不属于需要报备审批的范
围，被气流抬升飞行完全属于意
外，不涉及违规、黑飞。

（据央视新闻）

两年前，陈小姐下
班后到某生鲜连锁公
司的门店花费 2.34 元购买了
一根珍珠苦瓜，回家打开包裹
着苦瓜的保鲜膜后，闻到了一
股浓烈的农药味，仔细一看，
苦瓜的表皮上残留了不少蓝
色粉末，就算用水浸泡十几分
钟也无法消除。

陈小姐到门店进行协商，
但门店拒绝处理。于是，陈小

姐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经网络搜索，陈小姐认为

该蓝色物质可能是杀虫农药“四
聚乙醛”。陈小姐多次到门店
协商无果，遂将某生鲜连锁公
司诉至法院，以其销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产品为由，要求某
生鲜连锁公司赔偿1000元。

某生鲜连锁公司辩称，该

司所售苦瓜来源符合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配送到仓库
后及出库前亦进行了抑制率
检测。该司未收到同批次苦
瓜的其他投诉举报，结合有
关科普推文介绍，陈小姐所
称蓝色粉末极有可能为农产
品保鲜剂波尔多液，而非农
药残留。

天河法院审理认为，某
生鲜连锁公司作为蔬菜销售

企业，出售含有蓝色不明物质的
蔬菜，属于生产经营不符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其行为违反了食
品安全法规定，依法判决某生鲜
连锁公司赔偿陈小姐1000元。

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审理
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自《广州日报》）

苦瓜上有不明蓝色粉末苦瓜上有不明蓝色粉末，，起诉获赔起诉获赔100010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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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热烈而鲜活
初见吴多云，她穿碎花

裙、戴水晶耳环，娃娃脸笑意明
媚，轮椅边贴着草莓熊贴纸。
身旁坐轮椅的田利萍眉眼弯
弯，粉色轮椅是朋友所赠，旧轮
椅则成了小猫的窝。

吴多云是北京某传媒公
司平面设计师，居家办公时，
每天上午9点半在客厅长桌前
开工，午餐常以馒头咸菜对
付，晚餐却能为丈夫炒出丰盛
菜肴。去年她受邀赴长沙为
白血病患者开讲座，首次坐飞
机时，虽然座位不适需反复调
整姿势，却仍被夜空触动：“上
不了轨道的车，就奔向旷野。”

田利萍曾是她的病友群
挚友，如今住楼下，去年因拒
绝搬迁离职，现靠兼职设计维
生。两人每周约饭，吴多云炒
菜时需站起按抽油烟机按钮，
这个高度于她“刚刚好”。从旧
轮椅的铁锈与卡顿，到新轮椅
的粉色温暖，她们的生活像被
细心装饰的轮椅，虽有磨损，却
始终朝着阳光转动。吴多云用
行动证明，命运或许限制了轨
道，却挡不住在属于自己的旷

野里活得热烈而鲜活。
抗拒承认残疾

18岁前，吴多云的世界被
一张铁床、田字格窗户框定。
她靠给娃娃粘丝带头发、用旧
袜子做衣服打发时光，唯一的

“叛逆”是偷偷下床玩耍。因
成骨不全症，她10岁已骨折十
多次，8 岁拥有笨重的轮椅却
抗拒承认“残疾”，渴望上学却
因骨折反复辍学。

田利萍则更叛逆，童年靠
板凳挪动、扭扭车“行走”，16
岁确诊前已骨折二十多次。17
岁在天津经历 4 次手术，骨髓
置入金属后才得以直立行走。
两人都因频繁骨折早早告别校
园，村里人的流言——“父母作
孽才生不健康的孩子”，这些话
如尖刀刺痛了她们。

吴多云穿的是姐姐的旧
衣，32码的脚塞进 36码的鞋，
想穿小裙子却被母亲以“坐轮
椅不便”拒绝；田利萍则被当
男孩养，留了十几年短发，暗
藏对长发的渴望，轮椅也曾是
束缚：吴多云的旧轮椅笨重到
能躺着睡觉，却加重了脊柱侧
弯；田利萍的扭扭车让小腿弯

曲更甚，却也是她“丈量”院子
的唯一工具。

在被病痛困住的时光里，
吴多云用蛋糕盒丝带编织手
工，田利萍靠杂志小说构建精
神世界。她们曾被外界好奇的
目光凝视，被流言伤害，却在残
缺的身体里藏着对美的向往、
对自由的渴望。那些蜷缩在方
寸空间的日夜，终成为破茧前
的沉淀，等待命运齿轮的转动。

不顾劝阻当北漂
2017年，田利萍和吴多云

不顾家人劝阻，奔赴北京参加
“瓷娃娃自立生活”活动，这是
她们首次冲破童年的狭小天
地：吴多云坐火车时，窗外的
风景从灰土房渐变为彩色的
高楼；田利萍在活动中看到了
穿着裙子化着妆的病友，第一
次惊叹“自己真好看”。

活动结束后，两人辗转去
了天津、北京，自费2万元报班
学习设计。培训时，她们压缩
睡眠、以清水面条就酱下饭，
吴多云瘦了 5 公斤，田利萍累
到流鼻血，然而求职时，楼梯、
电梯成了最大的阻碍——公
司在二楼、无斜坡通道、需出

差等理由让她们屡屡碰壁，甚
至有面试官因好奇“只为看一
眼”让她们来再拒绝。

她们发现初创公司更包
容，却因企业稳定性差屡屡换
工作。田利萍在别墅办公时
需同事抬轮椅，坚持数月后公
司倒闭；吴多云入职首日被安
置在会议室工位，最终无奈离
职。生活中，挤地铁时需俯身
求人、上台阶得依赖他人帮
助，甚至逛商场会被追拍，但
她们逐渐学会了与世界和解：
遇阻碍时绕行，接受善意时心
怀感恩。

北京的无障碍设施与开
放氛围，让她们在加班到凌晨
时仍心怀庆幸——比起被保
护在“真空环境”，她们更怕失
去触碰困难的权利。如今，她
们会为地铁 14 号线与站台齐
平而欣喜，也会在夜市摆摊、
公园漫步中感受“活着的热
气”。她们用设计作品证明：轮
椅困不住对生活的热爱，偏见
挡不住破茧的勇气，每个灵魂
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热烈
生长。
（据读者微信公众号 zoey/文）

▲周庆贵父亲周成林
在整理图书名录

一元村医诊费30多年没变
吴光潮今年 80岁，是浙

江杭州建德乾潭镇梅塘自然
村的村医。从 1966 年开始
行医，近 60 年来，他一直扎
根在梅塘自然村开办卫生
室，服务梅塘自然村的村
民。从 1983年开始，卫生室
对每位村民只收 1 元诊疗
费，30 多年过去了，“一元诊
疗”一直没变。“本村村民量个
血压、把个脉不要钱，要开药
和做治疗时，才收 1 元诊疗
费。”吴光潮说。他坐诊桌左
下方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
子，里面装着满满一盒一元硬
币。村民们很多不会用电子
支付，他们习惯用现金。

村民眼中，吴光潮值得信
任且热心肠。“他年纪比我还
大，从小到大的病都是他看
的。”汪大姐说，小时候大半夜
肚子疼，父母就跑去敲吴光潮
家门，“他肯定会背着药箱上
门来。”

对挚友的承诺
1966年，吴光潮经村里推

荐，在半工半学的状态下，当
起了“赤脚医生”。“我是村里

培养出来的，就要为村民服
务，为村里作贡献。”这句承
诺，他守了快60年。吴光潮的
一位挚友，常跟他一起上山采
药。一次上山途中，挚友发生
意外，从山上滚下去，再没醒
来。“他跟我说过，要我好好做
医生。”吴光潮说，自己不能食
言。

梅塘自然村现有常住人
口五六百人，老人居多。吴光
潮的坐诊桌上，有一本记录
本，记着很多村民的就诊情
况，“本村人的病历，我就记在
这本本子里，他们生什么病，
我都记得住。”

网络上走红
最近，吴光潮的微信里多

了上百条添加好友的申请，手
机也时不时响起，都是咨询病
情或预约门诊的。5月14日中

午，从金华永康赶来的金生出
现在梅塘自然村，向村民打听
卫生室的位置。他想请吴光
潮帮他治疗高血压。吴光潮
拿起血压计给他量起了血压，
又询问起病史。

“按时吃药就好了，其实
你不用往我这里跑。”吴光潮
指着金生掏出的药片说，这个
药 跟 他 配 给 村 民 的 是 一 样
的。看着金生白跑一趟有点
失落，吴光潮便给他免了诊疗
费，又送了他一些有降压功效
的中草药试用。

在网络上突然走红，让吴
光潮的工作变得繁忙。“我是
医生，有病人来问诊，我肯定
是不能拒绝的，但我一个人忙
不过来。”有人一来，就喊吴光
潮“神医”，这更加让他不知所
措。“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村医，没有大家传的那么神，
更加不是什么病都能医的，那
些大医院肯定比我更专业。”
他说，希望大家理性就医。

“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吴
光潮说，不是所有病人都是一
元看病的，目前一元诊疗只针
对梅塘自然村村民，一些专科
类的疾病，配的药材有成本，

“该付的费用还是要付。”
想找个接班人

村卫生室的诊室门口，挂
着吴光潮的介绍牌，上面有他
说过的一句话——“既然选择
当医生，就选择了奉献”。

“村里的卫生室要招个村
医不容易，年轻人有自己的理
想和抱负，他们选择去大医院
这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能有
一个接班人就更好了。”吴光
潮说，尽管如今交通便利，周
边也有了不错的医疗资源，村
里的老人还是更喜欢到村卫
生室看病。“政府和村民们都
信任我，我就想一直干下去。”
他说，会做到自己做不动，也
在竭尽所能寻找一个满意的
接班人。
（摘自《钱江晚报》谢春晖/文）

吴多云和田利萍（见图），两位患有成骨不全症的女孩，曾被困在狭小的世界里。
但她们不甘心，从家乡到北京，她们突破身体的限制，面对社会的偏见与不便，依然努
力追求梦想，用坚韧和勇气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轮椅并行闯世界轮椅并行闯世界

最近，因为一段视频，“一元村医”
吴光潮的故事在网上火了，慕名求医
的人一波接着一波。然而，热搜光环
下的他却摆摆手：“我不是神医，也没
那么伟大，只是尽了医生的责任。”

在山东临沂市高新区杭
头村，问起“思源图书馆”，村
民都会热情地带你去周庆贵
家。

这栋三间房的乡村小院，
四年时间里共收纳两万四千
余册图书，是村里孩子们汲取
知识的最好去处，3 名农家少
年循着书页里的光考上大学，
上百个孩子在这里写下人生
第一篇读书笔记。

这座乡村图书馆的主人，
就是曾在这里生活长大的上
海交通大学文学博士周庆贵。

说起在村里建图书馆的
想法，周庆贵说是来自于求学
阶段的“两张 50块钱”。“贫穷
贯穿着我的童年，当时家里三

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但经济
情况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

寒门学子故事的背后，尽
是遗憾和辛酸。1995年，受限
于家庭情况，父亲决定让读完
小学的周庆贵辍学打工，让成
绩优异的大哥继续读书。

周庆贵哭了。他热爱读
书，放牛羊打猪草的时候也书
不离手。母亲不忍心，带着周
庆贵来到村头供销社，开口借
了 50块钱。母亲窘迫的眼神
和到手皱巴巴的50块钱，让小
周庆贵立志要把书读下去。

随后几年，为了家庭，懂
事的大哥放弃了升学名额选
择打工补贴家用，周庆贵也以
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高中。

2002年，正读高二的周庆贵收
到了大哥打工后给他送来的
第一笔生活费——皱巴巴的
50块钱。

从乡村到大学，已经在学
业上有所成就的周庆贵时常
夜不能寐。在上海交通大学
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他一直
想回家做些什么。“我不想让
自己的经历在别的孩子身上
再发生。”

2019年，过年回家的周庆
贵，萌生了在家乡建一座图书
馆的想法。想法得到了父亲
周成林的支持，“我收拾收拾，
就把图书馆建在咱家老宅里
吧。”

2021年年初，周庆贵与几

位好友作为发起人，出资筹建
了“思源图书馆”。

每逢寒暑假放假回家，周
庆贵都会拿起孩子们的课本
教他们复习。路过的村民们
看着笑得合不拢嘴，“让文学
博士免费辅导俺家孩子写作
业，他们也真是好福气。”

（摘自《齐鲁晚报》）

乡村图书馆里乡村图书馆里““文学博士免费辅导俺家孩子写作业文学博士免费辅导俺家孩子写作业””

当短视频与剧
本杀占据年轻人社
交主场时，你是否留
意过街头那些静默
的KTV招牌？这个
曾让无数人彻夜狂欢
的娱乐帝国，在十年
间悄然关闭7万家门
店，完成从“都市夜经
济地标”到“银发族社
交据点”的蜕变。

今 时 今 日 ，当
年轻人抛弃 KTV，
老年人却将其变成

“日间养老院”。数
据显示，60 至 80岁
老 年 群 体 贡 献 了
KTV60%的日间客
流，他们组队包场、
自带茶点，将 KTV
发展为低成本社交
俱乐部。精明的商
家也顺势推出“夕阳
红卡”，以390元4次
6小时的套餐，锁定
银发客群。

KTV 这个行业
的蜕变，印证着商

业世界的永恒法则：没有
永恒的王者，只有时代的
弄潮儿。（摘自《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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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被困云层，
水汽在身上结冰

5555岁大叔玩滑翔伞被云吸至岁大叔玩滑翔伞被云吸至80008000米高空米高空

103103岁老人三楼坠下岁老人三楼坠下，，众人拉起地垫成功接住众人拉起地垫成功接住


